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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有限理性来源观、资源基础观和资源编排理论，构建非沉淀冗余、科技向善、数字赋能和企业创新绩效研究模型，以361家长三角高科技企业为样本，实证表明：非沉淀冗余与创新绩效有显著倒U型关系；非沉淀冗余正向影响理念制度向善与实践行为向善；理念制度向善、实践行为向善对创新绩效有倒U型影响，均在非沉淀冗余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赋能正向调节非沉淀冗余与创新绩效间倒U型关系。研究证实非沉淀冗余对企业创新有过犹不及效应，保持适量冗余利于企业运用资源提升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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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bsorbed Slack Resource,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Moderating Effect of Digital Empowerment
Jiang Liqin, Zheng Jie,Zhang Huiqin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bounded-rationality, the concept of resource base and the theory of resource arrangement, the research model of unabsorbed slack resource, technology for good,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constructed, and the 361 parent triangle high-tech enterprises a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for empirical tes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 - 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unabsorbed slack resource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Unabsorbed slack resourc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oodness of idea system and practice behavior; The idea system and practice behavior have an inverted U-shaped impa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both play a part of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unabsorbed slack resource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Digital empowerment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unabsorbed slack resource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confirms that unabsorbed slack resource has an excessive effe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emphasizes the value of maintaining appropriate slack resource, and provides certain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 to use resources to improv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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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促进经济转型和实现责任式创新的重要主体，资源获取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1]。后疫情时代企业外部资源获取受阻，产值降低，应重视超出生产经营需求的富余资源，即组织冗余。组织冗余对创新绩效作用机制尚无定论，有学者证实组织冗余存在资源支持、风险缓冲和调动积极性等利好面[3-5]；亦有学者持负向观点，毕晓方等[6]认为高财务储备降低创新效率，考虑机会成本，冗余可能阻碍创新，陈晓丽[7]指出冗余资源影响战略实施，阻碍绩效增长；另有研究指出组织冗余对中小企业探索式创新具有非线性影响[8]。结论不一致可能由于理论基础不同和忽略组织冗余结构。根据再配置难易程度，Sharfman等[2]将组织冗余分成沉淀冗余与非沉淀冗余，前者是已被特定流程吸收、难以再次自由配置的专用性资源；后者是尚未投入特定用途、易重新配置的高流动性资源，为企业战略投资、创新实践提供资源保障。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应注重科技开发社会性，社会责任承担对企业自身实力有要求，组织冗余体现为资源实力，其社会价值创造层面的研究较少，文章创新性引入科技向善，研究非沉淀冗余与企业创新绩效影响路径。企业科技向善指技术开发和应用中嵌入道德属性，通过科技向善行为出售善意属性产品，兼顾商业价值获得和社会价值创造[9]，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竞争应具备独特性和可持续性，强调开发运用新兴技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科技向善能释放闲置资源潜力、创造绩效、规避亏损甚至倒闭的风险，发挥可持续性优势。
非沉淀冗余配置效果受应变速度、整合效率影响，对组织资源管理能力有一定要求，资源编排理论[10]指出资源管理子过程包括资源结构化和能力化，企业需识别内部可二次利用的资源进行解耦、重组，投入创新活动。新一轮科技革命驱动企业将数字技术融入生产运营，数字化企业可通过数字赋能降低资源渗透成本以提高资源重组效率[11]。因此，将科技向善、数字赋能引入研究框架，延续资源→行动→绩效逻辑，从内部资源+创新方式+企业能力视角探讨如何通过科技向善释放闲置资源，并探究数字赋能是否对企业运用非沉淀冗余获取创新绩效施加影响，旨在丰富非沉淀冗余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
1  理论回顾和研究假设
1.1  非沉淀冗余与企业创新绩效
[bookmark: _Hlk136270735]Cyert等[12]认为组织冗余指超过企业经营所需的资源。非沉淀冗余为高自由度资源，可灵活部署达成目标[13]，而沉淀冗余已融入现有项目，可识别度低且二次配置成本高[14]，受制于组织结构，难以应对创新机会[15]。一定的非沉淀冗余可助力创新绩效提升。当面临创新改革时机，非沉淀冗余能快速应用于新项目中[16]。创新活动潜藏失败风险，非沉淀冗余能充当风险项目安全网，缓冲创新失败和短期绩效波动[17]，促使员工树立长期回报理念，形成不惧创新失败的文化氛围[18]。非沉淀冗余可缓解企业多元决策抉择、项目间资源冲突等矛盾[19]，拓宽公司创新空间。
依据有限理性来源观[20]，非沉淀冗余过量，资源情况不易掌握，决策层存在非理性乐观心理[21]，缺失研发动力，削减内部创新意愿，过分关注现有技术路径和需求市场，忽视潜在发展机遇，多余资金更可能盲目支持非相关多元化而非研发投入，资源投入用途不清晰降低价值转化效率。且非沉淀冗余有机会成本，大量持有可能过犹不及。运营资源充沛易使决策层过高评价企业现状，新项目的审批流程放宽，未使资源配置于最优项目，抑制创新产出[14]。毕晓方等[6]指出财务冗余对企业结构、制度和员工才能有一定要求，过量冗余易沦为沉没成本，阻碍创新发展。综上，提出假设：
H1：非沉淀冗余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存在倒U型关系
1.2  非沉淀冗余与企业科技向善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和全球经济增长，系列社会问题随之产生，企业单边经济追求难以满足社会需求[22]。企业科技向善利用内部积累资源和成熟技术以创新形式提供解决方案，创造经济和社会双边价值。科技向善在自然科学和公共健康领域探讨较多，管理领域实证研究处在初级阶段。参考阮荣彬等[23]研究将科技向善分为：理念制度向善维度，即通过招聘、培训和座谈会等方式筑建向善文化体系，完善治理制度规范员工行为；实践行为向善维度，识别科技向善应用领域，将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方案转化为企业经济效益增长。
资源短缺暗示着企业抗风险能力较低，决策层采取保守行动，加强内部控制、削减成本，专注现有运营模式和技术惯例[18]，且技术创新存在失败风险，侥幸成功也不能快速收割即期效益[24]，科技向善附带的利他性和研发不确定性不易被接受，向善文化和制度难以形成，当非沉淀冗余在企业内部构建起安全网，资源充沛的经济基础决定公司理念上层建筑，善意技术开发项目获批概率提升；创新活动有意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联结时，需预测和评估创新成果的商业和社会价值[25]，科技向善识别社会问题、预测评估技术和技术应用等需要大量资源支持，且拥有非沉淀冗余使企业更有信心和余力扫描社会环境，主动探寻市场需求和创新商机，利用强流动性资源优化信息网络[26]。综上，提出假设：
H2a：非沉淀冗余正向影响理念制度向善
H2b：非沉淀冗余正向影响实践行为向善
1.3  企业科技向善与创新绩效
资源基础观强调企业竞争独特性和可持续性，高新技术的善意+产品或服务模式兼具上述特性。科技向善通过识别社会问题，提高学习和知识更新频率，适应变化及时调整研发着力点，助推技术更新和产品升级。理念制度向善塑造的利他主义氛围促使员工形成组织认同感，削弱创新失败的恐惧感，提高创新意愿。黄俊等[27]发现员工感知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会提升工作满足感和投入度，对创新行为有正向影响。实践行动向善通过社会问题扫描发现商业机会获取创意资源[28]，创新产品或服务带有善意属性，塑造差异化优势，帮助企业在价值链中更具竞争力。社会价值创造有益于降低监督成本和提高合法性，研发易受制度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政府支持、环境规制激励可促进经济价值提高[29]。
注意力理论[30]指出企业应在多种项目、程序中有效分配有限注意力资源，使内部资源与企业创新投入量不对等，如企业长短期选择差异会影响研发投入、多元化扩张等战略布局的资金分配[18]。受边际效益递减影响，过度聚焦善意+产品或服务模式分散企业注意力，因创新成本回收周期长，不能配置资源，降低创新效率。向善制度要求较高时，员工易处于两难困境[31]，任务目标和社会利益短期内难以调和而削弱积极性和创新意愿。投资者通过企业文化和形象了解情况，一味追求社会价值暗含商业价值让步，难以满足投资者经济收益，堵塞企业资金获取渠道。孟猛猛等[9]指出科技向善是人与社会间集体主义的体现，企业更倾向突变式创新，有成本投入大、风险高且难以预测等弊端[32]。实践行为向善将利益相关者纳入创新评估，需投入更多资源甄别整合，提高知识管理成本和研发复杂性。针对社会问题技术研发可能与现有认知和知识基础相隔遥远，执着于寻找创新方案易忽视技术可靠性评估和项目可行性[25]，研发技术难以推进。综上，提出假设：
H3a：理念制度向善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存在倒U型关系
H3b：实践行为向善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存在倒U型关系
1.4  企业科技向善的中介作用
非沉淀冗余可提供发展资源，但不具有创新专用性，流动资金等资源无法直接塑造竞争优势[33]。科技向善体现的多元参与和善意产品模式利于调动资源[9]，将非沉淀冗余转化为绩效产出。企业科技向善兼顾商业和社会效益，对内部理念和治理结构有更高要求[28]，非沉淀冗余为其提供资源支持，缓解长期价值回报带来的风险，驱动企业完善理念制度；非沉淀冗余为识别社会问题、发现商机和善意属性产品研发提供资源保障，实践行为向善转移企业注意力将非沉淀冗余导向有发展前景的创新项目，二者相辅相成，提升创新绩效。
科技向善识别社会问题为企业提供跨界机会[34]，更新知识体系，洞察环境变化，识别创新需要，与外界互动中提高机会识别能力，凭借资源配置能力抓住时机释放非沉淀冗余，推进创新项目。创新活动需要异质资源供血，科技向善利用技术服务公共利益，责任式创新行为协助获得政府支持和社会认可外部稀缺资源[9]。为解决社会问题，企业需与其他社会主体构建关系网络，新合作或联盟关系提高知识信息共享意愿，改善信息传递速度和提升质量，使企业有异质性资源优势，拓展创新空间。非沉淀冗余可改善信息处理系统，科技向善为后续创新输入宝贵资源和技术基础，带来创新绩效提升。综上，提出假设：
H4a：理念制度向善在非沉淀冗余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H4b：实践行为向善在非沉淀冗余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1.5  数字赋能的调节作用
数字赋能通过数字技术，赋予企业配置资源能力以优化创新链[35]。数字赋能可实现资源结构化和能力化目标，驱动非沉淀冗余及时释放，将闲置资源转为创新要素。一方面，赋予企业信息素养能力以优化非沉淀冗余，数字技术为企业提供获取客户反馈和构建良好协作关系机会[36]，依据需求预测各类技术成果转化方向，将数字技术与资源渗透融合，促进非沉淀冗余降本升质，放大非沉淀冗余对创新绩效的正面效应。晏文隽等[35]指出企业可依托数字赋能形成研发生产跟踪能力，标记所需资源和技术，降低资源整合成本，实现创新成果转化最大化。另一方面，提高员工资源处理能力。非沉淀冗余含流动性强的人力资源，承载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力，是创新想法的来源。数字技术运用要求企业开展培训，赋予员工分析和资源配置能力，帮助其从海量数据中提取真正有价值的信息[36]。数字技术为员工沟通提供媒介，拓宽知识网络空间。张国胜等[11]证实数字赋能提高人力资本价值水平，促使企业保持环境警惕和商业敏感。结构化优质资源和能力化高水平人力资本保障企业朝最优方向选择创新项目，通过数字化管理体系标记非沉淀冗余信息，缓和过量非沉淀冗余诱发的盲目决策和项目风险，制约不良方案获批运行，提升创新成功率。数字赋能强化非沉淀冗余对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缓冲非沉淀冗余对企业创新的消极作用。综上，提出假设：
H5：数字赋能正向调节非沉淀冗余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
[image: ]综上，提出理论模型（图1）。
图1 理论模型
2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2.1  调查程序与数据收集
通过问卷调查方式，选择创新、资源双高的长三角地区高科技企业，初步收集462份问卷，剔除填答严重趋同、数据严重缺失样本后，共计361份有效问卷，有效率78.14%。基于Harman单因子法检验同源方差，结果表明未旋转情况下第一公因子解释变异量为34.384%，小于40%，不会明显干扰研究。
2.2  变量测量
非沉淀冗余借鉴Tan等[16]研究，用3题项测度，如财务资源足以应对突发投资需求；企业科技向善参考阮荣彬等[23]研究，用3题项测量理念制度向善维度，如企业主动了解技术与社会问题适配程度，3题项测量实践行为向善，如企业开发的技术尊重用户隐私；数字赋能借鉴Horbach[37]、Wheeler等[38]研究，用4题项测量，如员工可通过技术改进流程减少资源消耗；创新绩效借鉴Laursen等[39]研究，围绕效率和效益，用6题项测量，如年专利申请量。参考既有研究[24]，将成立年限、产权性质、企业规模设作控制变量。
3  数据分析和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和样本结构
有效样本特征如表1，产权性质上，除民营企业（31.85%）占比略高外，国有企业（19.11%）、合资企业（19.66%）、外资企业（22.16%）占比较均匀；企业成立年限多为7~10年（28.25%）与10年以上（37.39%）；企业规模上，拥有超500名员工的企业占比偏高（29.63%）；行业类型方面，电子信息类占比偏高（23.82%）。被调研主管以中层为主，占55.67%，基层和高层分别占18.01%、26.31%。
表1 描述性统计（N=361）
	特征变量
	类别
	频数
	占比（%）
	特征变量
	类别
	频数
	占比（%）

	产权性质
	国有
	69
	19.11
	行业类型
	电子信息
	86
	23.82

	
	民营
	115
	31.85
	
	生物与新医药
	62
	17.17

	
	合资
	71
	19.66
	
	高技术服务业
	47
	13.01

	
	外资
	80
	22.16
	
	新能源与高效节能
	39
	10.80

	
	其他
	26
	7.20
	
	资源和环境
	34
	9.41

	成立年限
	1-3年
	34
	9.41
	
	新材料
	32
	8.86

	
	4-6年
	90
	24.93
	
	光机电一体化
	24
	6.64

	
	7-10年
	102
	28.25
	
	航空航天
	17
	4.70

	
	10年以上
	133
	36.68
	
	其他
	20
	5.54

	企业规模
	100人以下
	35
	9.69
	主管职位
	基层
	65
	18.01

	
	101-200人
	55
	15.23
	
	中层
	201
	55.67

	
	201-400人
	81
	22.43
	
	高层
	95
	26.31

	
	401-500人
	85
	23.54
	

	
	500人以上
	107
	29.63
	


3.2  信效度检验与相关分析
表2各变量Cronbach's α值均高于0.8，CICT值均大于0.5，信度良好。利用SPSS22.0执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量表整体KMO值0.897，提取出5个公因子，总方差解释为68.215%，KMO值均超过0.7，再利用AMOS21.0执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测量模型拟合结果显示，结构效度良好。平均萃取方差及组合信度，最低值分别0.523、0.812，均高于检验门槛，收敛效度较好。
利用SPSS22.0进行相关分析，由表3可知，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AVE平方根值，区分效度较好。相关性系数均低于0.7，且各变量VIF值处于[1.033，2.177]内，多重共线性不显著，可执行回归分析。
表2 信效度检验
	变量
	简写
	CFA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CR
	AVE
	KMO

	非沉淀冗余
	US
	0.706~0.839
	0.821
	0.812
	0.591
	0.710

	理念制度向善
	CS
	0.678~0.789
	0.836
	0.839
	0.567
	0.804

	实践行为向善
	PT
	0.693~0.749
	0.814
	0.814
	0.523
	0.794

	数字赋能
	DE
	0.725~0.838
	0.877
	0.889
	0.573
	0.869

	创新绩效
	IP
	0.704~0.826
	0.885
	0.897
	0.593
	0.862

	测量模型拟合优度：χ2/df=2.925，RMSEA=0.073，CFI=0.907，IFI=0.907，TLI=0.893，NFI=0.866


表3 相关矩阵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成立年限
	2.926
	1.007
	
	
	
	
	
	
	
	

	2.产权性质
	2.661
	1.216
	0.159**
	
	
	
	
	
	
	

	3.规模
	3.479
	1.314
	0.394**
	0.083
	
	
	
	
	
	

	4.US
	3.771
	0.729
	-0.021
	0.042
	0.023
	0.769
	
	
	
	

	5.CS
	3.930
	0.671
	0.013
	0.024
	0.018
	0.563**
	0.753
	
	
	

	6.PT
	3.860
	0.576
	-0.028
	-0.021
	0.057
	0.595**
	0.680**
	0.723
	
	

	7.DE
	3.179
	0.745
	0.133*
	0.054
	0.114*
	0.152**
	0.187**
	0.208**
	0.757
	

	8.IP
	3.171
	0.771
	0.065
	-0.025
	0.036
	0.329**
	0.420**
	0.420**
	0.385**
	0.770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3.3  假设检验
利用SPSS22.0，基于层次回归分析法进行假设检验。针对倒U型关系检验，参考Haans等[40]研究，检验是否满足：条件一，自变量X二次项系数为负且显著；条件二，X取最高值时曲线斜率为负且显著，取最低值时曲线斜率为正且显著；条件三，曲线拐点值处于X最大值与最小值间。此外，标准化处理数据以减少多重共线性干扰。表4为回归分析结果。

                     （1）

                          （2）

                             （3）
3.3.1  直接效应检验
非沉淀冗余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根据表4模型2，纳入非沉淀冗余平方项后，非沉淀冗余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β=0.245，p<0.001），其平方项回归系数为-0.264且显著（p<0.001）；标准化处理后非沉淀冗余取值区间为[-2.886，1.685]，当X取1.685时，曲线斜率为-0.645且显著，取-2.886时，曲线斜率为1.769且显著；拐点值0.464位于[-2.886，1.685]内。因此，非沉淀冗余和创新绩效间存在倒U型关系，H1得证。
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检验非沉淀冗余对企业科技向善的影响，根据模型9和10，非沉淀冗余显著正向影响理念制度向善（β=0.378，p<0.001）和实践行为向善（β=0.343，p<0.001），H2a与H2b得证。
企业技术向善和创新绩效的关系，根据模型4，纳入理念制度向善平方项后，理念制度向善回归系数仍为正且显著（β=0.276，p<0.001），其平方项系数为-0.193且显著（p<0.001）；其标准化后取值区间为[-4.370，1.595]，曲线斜率在X取最高值时显著为负（k=-0.340），取最低值时显著为正（k=1.963）；拐点值0.715在区间内。根据模型6，纳入实践行为向善平方项后，实践行为向善系数仍为正且显著（β=0.318，p<0.001），其平方项系数为-0.124且显著；其标准化后取值范围是[-3.230，1.979]，X最高值与最低值曲线斜率分别为-0.173、1.119，均显著；拐点值1.282在取值范围内。因而，理念制度向善、实践行为向善和创新绩效均存在倒U型关系，H3a与H3b得证。





	变量
	IP
	CS
	PT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成立年限
	0.074
	0.091*
	0.047
	0.046
	0.067
	0.069
	0.078*
	0.098*
	0.017
	-0.021

	产权性质
	-0.047
	-0.044
	-0.032
	-0.025
	-0.021
	-0.024
	-0.036
	-0.034
	-0.002
	-0.022

	规模
	0.006
	-0.007
	0.004
	0.007
	-0.013
	-0.019
	-0.003
	-0.019
	-0.003
	0.027

	US
	0.256***
	0.245***
	
	
	
	
	0.112**
	0.093*
	0.378***
	0.343***

	US2
	
	-0.264***
	
	
	
	
	-0.217***
	-0.246***
	
	

	CS
	
	
	0.323***
	0.276***
	
	
	0.208***
	
	
	

	CS2
	
	
	
	-0.193***
	
	
	-0.141***
	
	
	

	PT
	
	
	
	
	0.328***
	0.318***
	
	0.254***
	
	

	PT2
	
	
	
	
	
	-0.124**
	
	-0.016
	
	

	R2
	0.116
	0.231
	0.180
	0.239
	0.185
	0.210
	0.327
	0.300
	0.317
	0.360

	调整后R2
	0.106
	0.220
	0.171
	0.229
	0.176
	0.199
	0.314
	0.287
	0.310
	0.352

	F
	11.765***
	21.478***
	19.697***
	22.473***
	20.297***
	19.016***
	24.624***
	21.773***
	41.619***
	50.260***

	VIFmax
	1.221
	1.236
	1.219
	1.219
	1.223
	1.223
	1.531
	1.578
	1.221
	1.221


表4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image: 2]图2 非沉淀冗余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bookmark: _GoBack]3.3.2  中介效应检验
在模型2基础上纳入理念制度向善及其平方项构成模型7，非沉淀冗余的系数变成0.112（p<0.01），其平方项系数变成-0.217（p<0.001）；同理，根据模型8，纳入实践行为向善及其平方项后，非沉淀冗余的系数变成0.093（p<0.05），其平方项系数变成-0.246（p<0.001）。这说明企业科技向善两维度在非沉淀冗余与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依据Stolzenberg[41]观点，变量间非线性应检验瞬时中介作用，并运用Bootstrap法检验θ显著性，结果如表5。

                      （4）
以理念制度向善为例，非沉淀冗余从3.042（均值－标准差）到3.771（均值）再到4.501（均值+标准差），θ分别减少0.075与0.076，对应的95%CI区间不包含0，说明理念制度向善瞬时中介作用显著。同理，在非沉淀冗余取值逐步提高时，实践行为向善瞬时中介作用逐步减弱，θ均减少0.010，且CI区间未包含0，说明实践行为向善瞬时中介作用显著。H4a与H4b得到验证。
表5 瞬时中介作用检验
	M
	US赋值
	95%CI
	θ

	
	
	下限
	上限
	

	CS
	3.042
	0.163
	0.312
	0.236

	
	3.771
	0.099
	0.229
	0.161

	
	4.501
	0.013
	0.170
	0.085

	PT
	3.042
	0.124
	0.325
	0.217

	
	3.771
	0.141
	0.287
	0.207

	
	4.501
	0.123
	0.284
	0.197

	重复抽样：5000次


3.3.3  调节效应检验
运用SPSS22.0执行调节效应检验。如表6，根据模型6，将非沉淀冗余平方项与数字赋能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后，非沉淀冗余与数字赋能的交互项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仍不显著（β=0.047，p＞0.05），非沉淀冗余平方项与数字赋能的交互项显著正向影响创新绩效（β=0.132，p<0.05）。为直观观察调节效应，绘制高、低不同水平下调节效应图，如图3所示，低数字赋能企业的创新绩效随非沉淀冗余持续增加而呈倒U型变化，高数字赋能企业的创新绩效随非沉淀冗余增加而增加，说明高数字赋能可强化非沉淀冗余对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也可缓和过多非沉淀冗余消极影响。H5得到支持。
表6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IP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成立年限
	0.048
	0.058
	0.091*
	0.064
	0.060
	0.061

	产权性质
	-0.026
	-0.036
	-0.044
	-0.045
	-0.045
	-0.042

	规模
	0.008
	0.000
	-0.007
	-0.020
	-0.021
	-0.023

	US
	
	0.257***
	0.245***
	0.205***
	0.209***
	0.194***

	US2
	
	
	-0.264***
	-0.230***
	-0.236***
	-0.218***

	DE
	
	
	
	0.339***
	0.336***
	0.332***

	US*DE
	
	
	
	
	0.041
	0.047

	US2*DE
	
	
	
	
	
	0.132*

	R2
	0.006
	0.116
	0.231
	0.332
	0.333
	0.341

	调整后R2
	-0.003
	0.106
	0.220
	0.321
	0.320
	0.327

	F
	0.664
	11.765***
	21.478***
	29.475***
	25.287***
	22.948***

	VIFmax
	1.219
	1.221
	1.236
	1.249
	1.275
	1.275


[image: 3]
图3 调节效应图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依据有限理性理论、资源基础观和资源编排理论，探究非沉淀冗余对创新绩效影响路径和边界条件，结论如下:（1）非沉淀冗余与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2）理念制度向善、实践行为向善倒U型影响创新绩效；（3）数字赋能正向调节非沉淀冗余与创新绩效间倒U型关系。
理论贡献：第一，研究非沉淀冗余对创新绩效影响机制，证实非沉淀冗余存在过犹不及情况，以往研究笼统分析组织冗余对企业的影响，忽视组织冗余不同结构效用。文章探讨不同数量非沉淀冗余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完善非沉淀冗余作用研究，厘清其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第二，引入科技向善为中介，证实非沉淀冗余可用于社会价值创造并实现企业创新绩效，丰富非沉淀冗余研究视角。响应孟猛猛等[9]观点，证实资源基础观，挖掘企业科技向善形成动因和实践结果，拓展管理领域科技向善研究。第三，验证资源编排理论阐明数字赋能正向调节作用。组织冗余与企业创新绩效路径的研究多以情境因素作为边界条件，数字技术作为大环境如何影响二者关系值得探讨。且数字赋能体现的资源结构化和能力化，更契合非沉淀冗余的冗余特性，从降本提质和能力转化层面充分释放非沉淀冗余潜力，将数字赋能作为调节因子可完善非沉淀冗余研究领域。
4.2  管理启示
管理实践中，企业要密切关注流动资金、贷款额度等非沉淀冗余持有情况，为应对突发事件和创新活动适度储备资源，也要留心社会问题、新兴市场机遇和潜在技术趋势，及时启动有发展前景的创新项目，释放非沉淀冗余潜在价值，塑造持续竞争优势。同时防止过量的非沉淀冗余产生边际递减效应，阻碍创新发展；企业寻求赶超和发展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将识别社会问题视作寻找商机过程。利用自身储备资源和技术，通过嵌入善意属性，塑造差异化产品或服务，实现社会价值和商业经济效益；企业应注重数字赋能思维提升，借助内部技术独特优势建立数字化管理体系和资源整合机制，结合环境变化和自身目标，剥离低利用率资源，将优化后的非沉淀冗余投入可行项目。通过数字技术提升微观动态能力，充分发挥员工主动性，提高其信息处理效率和研发敏锐感。利用数字赋能的资源结构化和能力化，通过降本提质和能力转化充分释放非沉淀冗余潜力，以推动企业发展。
4.3局限与展望
第一，横向研究忽视时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未来可采用纵向设计，对比数字赋能前后企业资源配置情况，深入探索变量间因果关系。第二，以高科技企业为研究样本，未考虑其他行业科技向善行为的实践结果，科技向善效益是否受行业类型影响值得进一步讨论。第三，忽略不同规模下企业冗余持有量和赋能灵活性，后续研究可探究不同类型冗余和数字化程度，细化调研企业的规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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